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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文化圣山二酉山
本报驻湖南记者 吴啸华 通讯员 杨芷清

传说中藏书的二酉洞

古人常用“学富五车，书通二酉”比

喻读书甚多，学识精湛。

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朝廷博

士官伏胜冒着生命危险，从咸阳偷运出

书简千余卷，辗转跋涉，藏于二酉洞中，

使先秦文化典籍得以流传后世。成语

“学富五车，书通二酉”即出于此。

“二酉”指二酉山，位于湖南省沅陵

县城西北 12 公里酉水与酉溪交汇处，

与二酉苗族乡人民政府所在地乌宿集

镇隔酉溪相望。

在沅陵县方圆百里的地方，当地百

姓口口相传：老子想当官，要拜二酉山；

儿孙要有用，要祭二酉洞。每到假期，

尤其是高考前夕，二酉山人头攒动，专

程前来瞻仰朝拜者络绎不绝。

3 月初，记者一行慕名拜谒了二酉

山，见识了其巍峨的气势、壮丽的峰峦

与历史文化的厚重。

文化圣山远古扬名

二酉山，现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

区。高大肃穆的山门，山门后云梯般的

石阶，直通山腰。此谓之朝圣大道，有

999 级台阶。

《辞源》记载：“二酉，指大酉小酉二

山。在今湖南沅陵县西北。太平御览

四九荆州记：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

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后称

藏书名二酉。”陪同的二酉乡政府工作

人 员 告 诉 记 者，二 酉，其 实 只 是 一 座

山。因为沅水最大的支流酉江发源于

重庆酉阳县，它与发源于湖南古丈县的

酉溪汇合处，正是酉山，故名。

相传二酉山为远古皇朝收藏国家

经典秘籍之处。伏羲曾在此制作龙书，

黄帝曾在此藏书万卷，周穆王也曾在此

收藏异书。《方舆胜览》：“尧时善卷隐

此。”善卷，枉渚（今常德）人，尧帝老师，

因避舜帝禅让帝位而躲进二酉山中，与

当地百姓传授礼仪，教化蛮愚，深受百

姓爱戴，被后人尊崇为德圣。但真正藏

书使之闻名于世的还数秦人藏书。《荆

州记》：“小酉山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

避秦人所藏。”

有书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

公元前 213 年，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

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凡博士官以

外所藏《诗》、《书》、《百家语》也在焚烧

之列。有敢谈论《诗》、《书》者弃市，以

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情不举者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者判黥刑。一时之间，

全国上下浓烟滚滚，秦前文化面临绝

灭。这时，朝廷博士官著名儒生伏胜，

冒着诛灭九族的危险，将千卷书简运出

咸阳，藏于二酉洞中。直到秦朝灭亡，

才将全部藏书启出献汉。汉高祖刘邦

在获得伏胜所献大量秦前书简时大喜，

将二酉藏书洞封为“文化圣洞”，二酉山

立为“天下名山”，从此二酉山二酉洞就

成为天下圣迹。

爬至半山亭后往左拐，一条石径通

往二酉藏书洞。从河的对岸看，二酉山

在酉水河的西岸，有壁立千尺之险峻，

其高 100 余米，宽百余米，二酉藏书洞

正处峭壁中央。如果不是人工修凿石

道，一般人很难攀援上去。洞的正中，

有块高大的石碑，记载了当时藏书的缘

由，但因年代久远，字迹已难以辨认。

洞高 2 米，宽 3 米，洞内面积约 100 平方

米。厅内有两块岩石，一块矩形石台，

相 传 是 伏 胜 当 年 用 作 读 书 的 简 易 书

桌。另一块岩石是原生的，形如菩萨，

人称菩萨岩，上面凹凸不平，似若干小

尊佛刻。洞厅后壁，又有一个小洞，人

要伏下身子才能钻进去，深不可测。

“古藏书处”见证传奇

二酉藏书洞的下方不远处，有一排

四块大石碑，上刻“古藏书处”。工作人

员说，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二月，原

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湖南学政张亨嘉到

二酉洞祭拜先贤，挥笔题写的，笔锋苍

老、遒劲有力，刻成石碑竖在二酉洞下

的山崖下。

二酉山钟灵毓秀，灵气腾腾，沅邑

名山，唯此为胜。历朝历代文人墨客，

前往二酉拜谒更是络绎不绝，留下了大

量诗词文章。山上一度建院立阁，修堂

造亭，香火旺盛。

据说，唐朝诗人刘禹锡初贬为朗州

司马时，曾游二酉藏书洞，留下一首《咏

伏生》的五言诗：“京宅紫宫巷，飞车若

云游。峨峨舆篷内，卷卷百家书。字字

准宣尼，步步拟相如。皓天舒荆楚，灵

景照神州。”

宋真宗年间，辰州通判欧阳隐游于

此，感慕追思善卷之德，上书真宗皇帝

赵恒，建祠庙祀善卷，以示崇德报功之

意。真宗皇帝准其奏，下旨在二酉山顶

为善卷建立祠堂、仰止亭，以纪念之。

亭名仰止取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

意，意即善卷的德性之高，像高山一样

令人仰慕。后人依然可以在亭内休憩、

静思。

明朝时，沅陵两位名叫董汉策和王

世隆的进士先后在山上建立翠山与妙

华两座私人书院，教书育人，培养了大

批才俊。

在二酉山隐逸的高人中，值得推介

的还有东汉末年的著名古文经学家司

马徽。司马徽，颖川人，曾在二酉山隐

居，人称“水镜”先生。诸葛亮还未隐居

隆中之前，曾从沅、酉水进入四川，之后

才正式隐居隆中 10 年。诸葛亮进入酉

水后就到二酉山朝拜，请教于司马徽。

宋朝大书法家、诗人黄庭坚道经辰

州，拜二酉，留下《朝拜二酉山》诗一首：

“巴山楚水五溪蛮，二酉波横绕龙蟠，古

洞寻书探奇字，思怀空吟三千年。”

王阳明，明代著名理学家，自龙场

谪归，寓居龙兴讲寺授《致良知》学说月

余，曾游二酉山朝拜。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股份制理论研

究的鼻祖厉以宁，年轻时在沅陵学习、

工作。1988 年他再次登临二酉山，撰诗

一首：“山崖绝壁藏书洞，凝聚楚乡多少

梦；郢都史籍已遭焚，残简且留孙辈用。

酉江码头凉风送，站立岸边心事涌；平民

从不赞秦皇，自古强权难服众。”

2008 年，二酉藏书洞传说被确定为

湖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

目，现正在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酉文脉薪火传承

二酉山是个出学者的地方。

二酉山的人读书风气浓厚，加之二

酉山灵气的福荫，在解放初期至今，共

出了近百位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遍及

全国各地，乌宿因此被称为“教授村”。

有道是：学富五车走四方，书通二酉行

天下。

二酉乡政府工作人员说，当地重教

崇学的风气日渐浓厚，过发蒙节、喝聪

明泉已成一种民俗。不少外地游客也

慕名而来，早前一位从长沙赶来的七旬

老人，带着两个孙子在洞前跪拜 10 多

分钟，并装走一瓶聪明泉水，虔诚之心

令人感动。从 2004 年起，沅陵县开始

举办书香节，组织学子拜师启蒙，号召

全民读书。如今，书香节已举办 8 届，

淡淡书香，从二酉山飘得很远。

不过，乌宿成为远近闻名的“教授

村”，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民国时期

的乌宿小学校长龙盛恒。

1937 年秋，龙盛恒当上校长后，致

力于改革旧学制，创办新学，大力发展

家乡教育事业。他聘请长沙一师毕业

的学生任教。1939 年，武汉失守，武昌

的李懋文、李彰文、杨锦之、李文宜 4 位

教师来乌宿避难，都被龙盛恒聘请为教

员。1940 年，长沙沦陷，乌宿人口聚增

至 1 万多人，数省名人学者汇集乌宿，

龙盛恒又聘请他们中的能者为教师，教

学质量显著提高，方圆百里的学生，都

负笈来此就学。解放后乌宿村里走出

许多闻名于世的专家，如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彭文明、清华大学刘婉珍教授等，

都是那时在乌宿读的小学。

乌宿教育，经龙盛恒管理，学风大

盛，为乌宿日后人才的成批涌现打下了

牢固基础。

沿古栈道往上，可以攀援到山顶，

那就是二酉寨。二酉寨是个只有十几

户人家的小村子，寨后有板栗树为主形

成的绿色屏障，房屋掩映在果树林中，

鸟语花香，鸡犬相闻，好一幅世外桃源

的景象。有几户人家在建新房，看得出

那是“农家乐”的雏形。

乡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山

高 林 密，冬 暖 夏 凉，是 天 然 的 避 暑 胜

地。尤其是依附文化圣山，无疑增加了

山寨旅游、休闲的无穷魅力。如清凤凰

人刘豹就用“探古寻书洞，寒江结伴游”

来描述陪友人到二酉山之美事，清代沅

陵知县舒宏训则用“遥遥古洞隐高丘，

乌宿山前试一游”的诗句，描述到此一

游的快感。他们已在规划，在旅游、文

化方面进行挖掘。

二酉山还美在轻纱漫雾，云雾缠

绕，云蒸霞蔚，林荫蔽日，山境幽异，宛

若仙境。

沅邑名山，唯此为胜。

从汉代开始，人们喜欢把一个地名作号赠给那些杰出的人，

让他成为那个地域的永恒骄傲，比如刘备曾被人称为“刘豫州”，

褚遂良被称为“褚河南”。李白诗云：“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

韩荆州。”这韩荆州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竟被诗人赠封为一个大州

的形象代表。

曾国藩就被人称之为“曾湘乡”。这不仅是对他文治武功的

赞许，更体现湖南湘乡人对他的特殊情感。曾公去年 200 周年诞

辰，湘乡的纪念活动显得淡和而低调，特设计了一个邮戳，上面便

写着“曾湘乡”三个字。这个标识很有玩味，似乎里面浮动着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曾国藩是湘乡人，这本不是个问题，我们上中学学历史时，

教科书上就明确了这一点。现在却成了问题，原因是曾公故居

荷叶塘被划入了双峰县。今年双峰的纪念活动大张旗鼓，对曾

帅的简介要客气一点就加个括号（原属湘乡），现在这个括号也

不打了，有时猛一看，曾国藩，双峰人也。湘乡老乡们的失落可

想而知。

原来没人争这个老乡名分，因为相当一段时间，曾国藩定位

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现在湘军热和曾国藩热蓬勃兴起，曾

公的定位也悄然变化：湘军统帅，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

于一身的典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卓越代表……一串串光环

飘然而至，曾帅的现实价值，和由此带来的文化热潮让人措手不

及。于是籍贯就成了一个问题。

其实，无论是湘乡人对曾国藩的特殊情感，还是曾文正公

本人对湘乡的依恋情怀，那不是一个地名变化可以割裂的。他

21 岁就读湘乡涟滨书院，并由此踏上科举的顺途；他起兵时，最

倚重的军队是老湘营（这个湘字指的就是湘乡），而老湘营的士

兵大都是湘乡人，他说的是典型的湘乡话，他和朋友书信往来

都称“吾家湘乡”，可见，在他 60 年辗转四方的人生行旅中，湘乡

与他的心灵始终相伴。也正是湘乡这片人杰地灵的热土，给予

了他源源不断的精神慰藉，给予了他强大的信念支持，让他完

成了一部传奇历史。

没有湘军，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曾国藩；没有曾国藩这个

坚韧的统帅，湘军也未必能名震天下，彪炳史册。曾国藩与湘军

是一对相生共荣的命题。我想，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议。曾公与湖

湘文化的血缘关系更加紧密，没有湖湘文化对他的熏陶，没有

“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理念对他的塑造，没有湖湘先贤对他的

提携和帮助，没有一大批杰出的湘乡人士对他的辅佐，曾国藩

也就是一个朝廷大员而已，很难登上历史高峰。当然，也可能

像韩荆州一样，也会被文朋诗友称之为“曾湘乡”，但这个称号

就显得勉强了。湘乡人文鼎盛，历朝历代，名宦将帅如过江之

鲫。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没人叫蜀相蒋琬为“蒋湘乡”，

也没人叫后来的飞将军刘锦棠为“刘湘乡”，“曾湘乡”对湘乡而

言，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文标识，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象征，

是一种在历史风云中提炼出的情感指向。

这个纪念邮戳在一个个信封上留下了痕迹，发向四方的湘军

后代和湘乡游子。当他们捧起这些信封，看到“曾湘乡”的名号，

一定会有一份特殊滋味，就好像捧起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话题，就

好像打开了一页页尘封的史话。

闲话“曾湘乡”
尹奇军

湖湘美文

蝶恋花 陈培茁 摄

世间的情人们已够纷扰了，纯洁如初雪

的百合，你本属于花的净界，为什么也来掀

起红尘的狂涛，落得人家叫你做“情鬼”呢？

《集异志》真荒诞，竟敢揭露你的隐私，你

是耐不住长夏的寂寞才到那谜一般荒凉的寺

院去闲逛吗，还是早已倾慕了那个至诚的书

生？他正在廊壁前观画，感到你轻如薄雾的

衣裳发出若有若无的清香，不由自主地转过

身来，正遇上你月光幽幽的凝视。他以为你

是邻宅里生辉的佳人，便互通情愫。爱，使

被爱的人不得不爱。爱，在温柔的心中一触

即发。

临别时，他赠你白玉指环，以期结局是个

美丽的圆。

谁知走了一百步，你便倏然消失了。

在你消失之处，升起一株幽丽、硕大的百

合花，多么洁白，白得令人伤心，白得像一逝不

返的浪花！

他轻轻地撷了下来，打开花瓣，只见他的

白玉指环宛在其内。无限的迷惘，无限的怅

恨，他感到自己像一条河，被神秘的沙漠吸干

了……

百合，看你紧紧抱着那定情之物，想必你

不是徜徉爱情的清客，既然艳化为人，又何必

复归草木？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

不是邪念，为什么你要躲开呢？

爱

的

百

合

郑

玲

一条古街，一条窄河，街尾那株如擎

如磐的古樟，终是招摇小街游子的幡旗。

家乡说远并不远，从长沙城北出城约

8 公里，便可见一座如画拱桥，一河清波，

还有一只摆渡的划子在“吱吱呀呀”的桨

声中来回穿梭。沿 99 级麻石阶梯而上，即

可登上一处古朴幽深的处地。

相传三国蜀将关羽南征长沙时，在城

北浏阳河口的“落刀嘴”失落宝刀，副将周

仓几月后却在涝水入口数里的河畔捞得，

关羽深恐宝刀有损，令周仓捻长须一根迎

刃而吹，竟顿断为二，关羽大叹涝水利刃

之功迹，涝水河因而改名捞刀河。从此，

河畔红炉云集，大造起了古战场上用的刀

枪剑戟，以涝水锻造的民间刀剪也随之名

震中外，绵延古今；此后，涝水入口数里的

河边便成为十里八乡的一方商埠；成为充

满江南水乡韵味的千年古镇。

湘水清幽，入老河口，弯过几道弯，涝

水似条玉色的缎带将古镇环绕，槐、槡、

樟、柳的青枝茂叶将江南水乡烘托。古朴

弯弯的麻石长街与河面形成丁字形，沿河

全是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从码头入街口，

街道左边人家前门对正街，后门倚小河，

从左边人家的后门望过去，横跨小河的京

广铁路线上有座巧夺天工小板桥；右边人

家后门倚溪港，名曰桃花港，桃花港上有

座特具江南特色的青石拱桥。江南梅雨

时，小桥流水，碧水环绕的古镇似一叶轻

舟浮游于杏花春雨的绿水之上，渔舟吹

笛，柳絮依依，人语驿桥，风神独韵。江南

山水孕育古镇清灵俊秀，夏秋黄昏水墨丹

青般朦胧秀色编织成故里一片生机与宁

静，南风轻拂，晚霞千灿，扁舟轻荡河上；

远处田畴绿野，近处牧歌晚炊，听垂放丝

钓的渔人于河上吟唱古老的渔歌，看归鸦

夕照点缀悠闲黄昏的意境。我们三两少

年追逐于洼地草丛，捕捉萤火虫藏于从菜

园采来的葱管，绿萤点点，暮色四合，此时

长街上竹板床、竹靠椅、方桌、板凳一溜摆

开，菜香、汤烫、饭热，远远传来母亲一声

声气韵悠长的“呷饭呢！呷饭呢……”乡

居故里的闲雅意境便跃然心上。

从老河口转过一道弯，离老街半里之

遥还有条半边街。半边街上有座名宅周家

花园，儿时所见早已是残楼破景，但这儿却

是我的祖居。从祖居朝北眺望，清粼粼的

河面上有座修建于清末民初粤汉铁路上造

型优美的拱形铁桥，桥把半边街与老街隔

断开来，使碧绿的河面上平添出一种烟柳

画桥、风帘翠幕的意境。在儿时生活的暮

春三月里，河南岸荒洲、堤沙、老树、碧草连

天；河北岸炊烟袅袅，桃红柳绿，莺雀乱飞，

如诗如画。小镇不远处有一叫牌楼湾的山

地，屋舍俨然白墙青瓦，暮野苍茫山色如

黛，在迷蒙细雨中显露出一种空灵的美。

古镇街口耸立着一座关帝庙，高耸的

香台上，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神像身长9

尺，髯长2尺，面若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

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关羽被人称

为“武圣”，被后世定格成武财神。在儿时

的印记里，每逢初一、十五关帝庙里香火

鼎盛。当时镇上有位开教私塾的先生，姓

叶，最有印记的是叶先生老是搭手算命的

张瞎子一起进庙上香，张瞎子手持一面小

铜锣，边走边“叮当”地敲一下，声音悦耳，

路过我家门口时，母亲老是笑张瞎子进香

都不忘拉生意，叶先生就总帮张瞎子搭话，

说做庶民菩萨保佑好营生……做生意的各

家店铺掌柜虽说已入“供销社”，但老人们

还是历久弥坚进庙上香。后来，耸立在街

口的关帝庙变成了我上学的小学校。

游子的深深衷肠，难诉涝水河的清灵

俊秀；故乡的缕缕秀色，残存于记忆魂牵

梦萦……告别了涝水，告别了关帝庙，上

辈人大都随老宅作古了，后辈人也走出了

老宅。世事沧桑，而今睹生悲凉，故里的

半边街、周家花园、关帝庙皆成旧忆。在

后来的时光里，古镇长街萧瑟，昔日的罗

二茶馆、杨家客栈、龙家药铺、香铺、郭家

南货铺、万家豆腐坊、叶家米行、张家绸缎

庄……皆不见踪迹；镇上有名的袁篾匠、

代铁匠、刘裁缝……均随风仙逝；萝卜长、

青菜短的清脆叫卖声，肉贩、鱼贩的嘶哑

吆喝声已随岁月沉寂；嚣杂市井声中的蒲

扇、铁炉、风箱，接生婆娘的布兜皆成幻

境；石板街上的麻石早被人挖去修了堤

坝，沿河人家成排的吊脚楼房、摆渡的木

划子已成风物，河埠码头成了沙石场，码

头的麻石阶梯上垃圾成堆，河水因近处煤

气工厂的排污而泛黑……莺雀已无声，柳

絮更无形，真让人望水唏嘘……

.那座建于清末横跨涝水河上如水墨

丹青般的钢铁拱桥，因京广铁路的变道而

拆毁，只留下两个残破桥墩见证世事变

迁。这座别致的拱桥其实与我的乡亲有

着荣辱与共、血肉相联的关联。

1942 年寒冬，日本人在河的两岸架起

了桥头堡，碧水环绕的秀丽古镇笼罩在凄

风苦雨中，粮食和食盐奇缺。镇子后边有

座火车站，每天都有日本人的军需集散。

那一年腊月二十八，趁着夜黑风高，古镇上

开客栈的杨六嫂壮着胆子钻过铁丝网，爬

进车站堆放盐包的地方……第二天清晨，

乡亲们看到杨六嫂一丝不挂地被日本兵五

花大绑在桥头木桩上。镇子里的人一大早

便被日本兵用刺刀赶到了桥梁边的操场

上，凛冽的寒风中操场上死一般寂静，不少

人挨冻受饿倒在了地上。一直到傍晚，日

本兵才放下淹淹一息的杨六嫂……

守桥的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儿时也

出入大兵训练的操场，也学着镇上伢子们

去单杠上翻腾，在沙坑中跳远，与梳羊角

辫的小姑娘偷偷攀沿桥头采摘守桥军人

栽种的月季花，编织花环戴在头顶上……

无论盛夏寒冬，我的乡邻还有机会坐在操

场上观看露天电影，几许春秋，享受着别

处乡下人没有的生活乐趣……世事变迁，

小镇曾被改称双桥镇，后又叫回捞刀镇。

涝水因刀而改名，古镇因桥而变幻，一河

清波，见证了世事纷纭。

而今古镇留给游子的只有恋乡愁结时

闲梦江南的千古传说，异乡泊舟时对江南一

河绿水杏花春雨掩映美丽咏叹的回忆，以

及拱桥断壁残垣对世事的声声哀怨……

现在，半边街上的破旧老宅也由崭新

的高楼替代，河岸已修起了防洪堤，堤岸

上形成了风光带，春来三月樱花如雪，深

深秀出的是缕缕故乡的情思。无论故土

怎样变故，漂泊在外拼搏的游子回到生养

他们的故里，感受到的仍是故土的质朴、

纯洁、美丽……

涝 水 谣
周晓丹


